
于海波，1970 年出生，因患先
天性脆骨症身高仅有 86 公分。 谁
能想到，就是这样一个羸弱纤小的
身躯中， 竟蕴含着无比巨大的能
量：1995 年 5 月，坚强的她开通为
残疾人服务的心语热线；1996 年 8
月， 她创建长春心语志愿者协会，
累计接听服务电话 36000 余人次,
回复信件 7600 多封， 热心助人多
达数万人； 经她呼吁和募集，使
2500 多名特困孩子得到助学金
160多万元，41 名残疾人获得捐赠
电脑、轮椅；22 名孤寡老人得到长
期义务照料，500 余名有劳动能力
的残疾人获得职业技能培训，400
多名单亲家庭及农民工子女获得
心理援助。她因此荣获中国青年志

愿服务奖、 中国十大杰出志愿者、
全国自强模范，全国学习雷锋先进
个人、中华慈善奖等多项殊荣。

2003 年 5 月，在北京参加颁
奖活动的于海波得知中国青年
政治学院正在酝酿一项面向民
间组织负责人的专门培训。 9 月，
她走进中青院 ， 在来自全国 15
个民间组织的学员中，她是身体
残疾最重的一位。 在一位大姐的
协助陪读下，于海波不仅坚持完
成了为期 3 个月的专业社会工
作课程，而且利用周末策划了一
次有残疾人和志愿者参加的“心
之语”社会工作主题实践活动。

2005 年，于海波创办的长春
心语志愿者协会成为中国社会

工作教育协会在东三省唯一的
民间组织社工实习基地。 基地主
要为高校社会工作专业的本、硕
学生提供专业实习课程，设置了
丰富多彩的实习内容，让学生在
丰富自身理论操作技能的同时
强化对专业课程的认知。

黑、吉、辽一些高校了解“长春
心语”的情况，陆续安排学生前来
实习。据统计，已有东三省 11所高
校 201 名社工专业的实习生在“长
春心语”完成了专业课实习，其中
本科生 196 名， 硕士研究生 5 名。
于海波在搭建起社工学生实习平
台的同时，还十分重视协会自身建
设，利用高校社会工作教学优势和
师生智力资源，她已经累积了覆盖

20 多门志愿者培训课程的档案记
录文件近百种，总结了不同领域社
工实务经典案例近百个。

“长春心语 ” 已经形成了独
具特色的培训体系 ：以 “打造优
秀基地，培养专业人才”为目标，
根据不同年级、各专业课程的特
点，结合协会服务领域以及服务
对象的特征 ， 不断创新实习课
程。 2011 年 5 月至 7 月，黑龙江
八一农垦大学大三的社工专业
学生 ，在 “长春心语 ”实习期间 ，
在协会指导老师的支持下，组织
近百名残友开展了为期两天的
互动联谊活动 ，过程中运用 “同
理心”、“团体治疗”、“小组工作”
等社工知识，使学生们在运用专

业知识和理念进行操作的同时，
增加了自身组织协调和管理能
力。 通过与残友的互动交流，学
生们对帮扶对象有了全面了解，
对自身定位、社工价值以及专业
发展也有了更深刻的思考。

2012 年 3 月 28 日， 中国社
工协会副会长兼秘书长赵蓬奇
来到长春心语志愿者协会，他打
开装满学生实习资料的卷柜，翻
看一本本装帧质朴、记录详实的
档案感慨万千，称于海波为我国
社会工作实务做了一件非常有
意义的事情，“长春心语”不愧为
深受欢迎的优秀社工实习基地。

（作者 ：长春市社会工作者
协会 唐天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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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张明敏

于海波：为社工专业学生插上翅膀

一位日本旅行者的中国公益路

“需要我的地方我就会出现”
� � “我叫河原启一郎，日本人，
现正计划环球骑行之旅，中国是
我的第一站。 在这里，我经历着
中日之间最敏感的时期，也感受
到地震等灾害带给中国友人的
伤痛 。 在生活中我是一名旅行
者 ，也是一名公益行动者 ，我认
为在旅途中能帮助别人旅行才
会更有意义。 ”10 月 16 日，在腾
讯燕山大讲堂上，河原启一郎对
在场的听众说。

2012 年夏天，一名日本游客
在武汉游玩时自行车被偷，三天
后被迅速找回。 这则新闻瞬间吸
引了足够的眼球，很多人都认识
了这位骑着自行车环球旅行的
日本人河原启一郎。

9 月， 在彝良震后救援中河
源启一郎以志愿者身份出现，再
一次将他拉进了公众视野，尽管
有很多人不理解他的行为，但他
依然作为一个 “公益无国界”的
实践者而特立独行。

日前 ，他来到北京 ，向在场
的听众讲述了自己在中国的故
事。

让自己更像中国人

云南地震发生时， 我正在湖
北武汉参加一个文化交流活动，9
月 8日晚上， 在友人家中收看电
视时知道云南彝良地震了， 我就
准备启程前赴灾区。 但由于之前
已经答应为河南南阳一所高校做
公开演讲， 所以并没有马上到达
彝良灾区。 而是按照计划，10 号
从武汉出发，12 号抵达南阳高校
演讲，再从南阳到西安、贵阳，这
一路上募集到了约 80 公斤的灾
区必需品，像药品、衣物、食品等。

同时在贵阳还等到一位从
越南过来的日本朋友，他和我一
样也是一位环球骑行旅行者，曾
经去过中国很多地方，我们有着
共同目标———去彝良救灾。

我在微博上写了两条日志。
第一条，去年三月份日本东部大
地震后，包括中国在内的很多国

家志愿者都前来提供帮助，“现
在是轮到我们来帮助的时候
了”； 另一条则是，“现在我将乘
坐 46 小时火车前往贵州， 然后
前往灾区救援”。

9 月 16 日晚，我和朋友去吃
晚饭，途经一家台球厅时被一群
青年人认出我是日本人，并开始
起哄。

我和中国朋友被围堵在饭店
门口， 刚刚起哄的那些年轻人说
要打我， 我的中国朋友帮忙解围
但那帮人似乎并不肯轻易善罢甘
休， 最后还是在朋友母亲的帮助
下我才脱困， 还好当时并没有怎
么受伤。后来我得知这群人，并不
是很好的年轻人。

说实话， 经历这件事后，我
有些哀伤，但没想过要放弃。 当
时我就想着无论如何也要把沿
路募集到得东西送到灾区。

只是事后我对自己加强了
保护， 首先是改变一下装束，不
再一味地戴着发箍，裤子也不再
是我平常的那种宽松肥大的，出
门时尽量少说话。 还有些中国朋
友给我支招儿，使我看上去更像
是一名中国旅行者。

现在已经没有问题了，其实
人与人之间没有什么不同。 我在
中国认识了很多朋友，都是非常

好的人。 在我微博上，也不时会
有网友留言表示关心或者致歉，
他们说：“并不是所有中国人都
是这样的，请保护好自己。 ”

我很感激这些理解我、支持
我的朋友。

我在救灾现场

到了灾区之后我才发现，现
场情况要比我之前想象的严重，
彝良的道路已经完全坏掉，好多
地方车、人都不易通过，当地没
有人力、也没有物资，灾区到处
都是倒塌房屋和震裂地带，村民
们都住在急救帐篷里。 我作为志
愿者去帮助他们清理淤泥、包扎
伤口、发放物资。

在日本，灾害发生后会有很
多不同类型的民间组织进入灾
区，这些组织很有次序，救援侧
重点也不一样，民众只要是想进
入灾区参与救灾，都能很容易找
到适合自身的组织。

在彝良，我找到了一个专为
民间志愿者提供指导的工作站，
这是由壹基金救援联盟联合其
它几家民间组织共同成立的。 我
觉得这个小站就像是民间力量
在灾区的主心骨，集合着各种来
自大家的正能量，通过工作站把

各地不同的物质汇聚起来，有序
发放到灾区去。 另外工作站靠近
灾区，方便采集灾区信息，及时
把信息放到网上、传到外面。

最初站内有 250 名志愿者，
后来只剩下 30 个， 并且都只能
在站内做运输，因为灾区仍然存
在危险，所以普通志愿者是不能
到一线救援的。

一段时间后，我渐渐发现自
己不仅可以在前方工作，同时也
可以在后方进行信息支援。 但是
我总是感觉一个人的力量太微
薄、太渺小。 于是，我通过自己的
微博让更多的人去关注了解彝
良的灾情，影响更多的人，可能
就会有更多的人寄送物资、药
品，而这是我想要看到的。

在我离开工作站后，仍然通
过微博号召大家捐出一些实际
装备等物品，我将这些装备物品
都转给了工作站的同事，希望对
他们的工作有帮助。

对于募集来的物资，我不太
喜欢捐赠人直接捐钱，因为这样
有可能到时候说不清楚，我倒愿
意接受一些实物，衣服、生活必
需品都可以， 如果要是有人捐
钱，我也会将这些钱全部买成物
品。

每一个捐赠人捐赠物品时，

我都希望和他照一张交接时的
照片，我会将照片带到受助者身
边，当面告诉他就是这个人在帮
助你，你一定要记得。

这种感觉很好。 总之，中国
不是有句古话么，叫“金钱是万
恶之源”。

离开也是无奈

本来计划在灾区待上半月
至一个月的，但没想到三天后就
回到了北京。

在当地待的时间长了之后，
你就会发现想做的很多事情变
得困难起来。 这可能是普通的志
愿者体会不到的。

我去商店买水，老板听我说
日语就会问 ：“你是不是日本
人？ ”确认后他便说：“我不喜欢
日本人， 也不卖你东西， 你走
吧。 ”

其实救援人员和我在一起
时是很友好的，我们甚至一起清
淤、一起搬动大块落石。 但我也
能感觉到当地相关部门的一些
为难。 可能是怕引起一些不必要
的麻烦吧。

比如，假设我在彝良不被欢
迎甚至受到攻击，就可能被媒体
报道，那么日本国民肯定会不高
兴。 这反而会对当前两国关系制
造出不必要的麻烦。 所以我跟当
地部门沟通后说“我干几天就
走”。

几天后，我很遗憾离开彝良
震区。 但我仍然记得，在震区时
中国友人对我的帮助，不管是政
府还是民众。 记得我在杭州时，
甚至有些记者朋友专门在我身
边，他们不为采访就为保护我的
安全，让我很感动。

我打算 24 号再去云南昆明，
不一定会去灾区， 但只要灾区需
要我，我就一定会出现在那儿。

做公益不一定要加入某一
个组织， 随时随地都可以做公
益，当你被需要的时候你就能出
现，这就是我的态度。

河原启一郎和他失而复得的自行车

社工人物


